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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法戰爭時期歐洲人眼中的北台灣──

以《北台封鎖記》與《孤拔元帥的小水手》為例

                          楊玉菁

摘  要

本文以1884年到1885年清法戰爭為背景，主要以鄭順德先生譯自Jean L.“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 的《孤拔元帥的小水手》與陳政三先生譯自約翰.陶德 ( John Dodd )“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1885“ 的《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此二份戰時來台及在台歐洲人所留下的北台灣的觀察紀錄史料為主要研究文本，鑑於已有不少關於此戰役本身的相關研究，因此除了戰時特殊現象探討之外，本文主要以觀察當時主戰場──北台灣之於歐洲人眼中的印象，試著從這些觀察記錄中再現當年的華人與北台社會，從洋人角度來瞭解當時北台灣社會現象，以及探討戰爭對於當時北台經濟社會的影響，本文試圖跳脫官方文獻框架，建立一份十九世紀末清法戰爭時期，歐洲人眼中的北台華人及其社會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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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the European’s viewpoints of North Taiwan ──
The cases of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and General Courbet’s sailor
Yu-Ching Yang

Abstract
The study tries to build a text of the European’s viewpoints of North Taiwan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1885). The cases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are appeared in Jean L.’s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and John Dodd’s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1885“. It represents the people, the society and the economical affairs from the text, especially the unusual affairs during the war of North Taiwan in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It explores that the European how to regard North Taiwan and its people with their fields of vision and how to describe it, and what the influences of the blockaded resident on social and economical aspect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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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884年8月至1885年7月歷時一年的清法戰爭，法國對清國採取據地為質政策。法方考量台灣居重要戰略地位但守衛力量不強，北台煤礦資源可供給法國東方艦隊動力，以接續日後的軍事行動，加上台灣成長迅速的貿易具有相當的經濟價值，也不與其他殖民國的利益相疊，免去不必要的緊張及衝突。法國內閣總理茹費理（Jules Ferry）因此評估台灣：「在所有的擔保品中，台灣是最良好的、選擇最適當的、最容易守的、守起來又是最不費錢的擔保品。」
，台灣就是在此戰略考量之下，成了清法戰爭越南之外的第二戰區，法國與清國談判的籌碼。當時因戰事之故而來台或留台的歐洲人
，也為當時烽火下的北台灣留下許多直接觀察紀錄的第一手史料，這些史料除可補足官方資料之不足外，更可瞭解當時的歐洲人眼中的台灣與這場戰役。

本文主要以鄭順德翻譯1890年於法國《地球畫報》( La Terre illustrée
 )連載的“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 ”中譯書《孤拔元帥的小水手》及陳政三譯自英商約翰.陶德 ( John Dodd ) “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1884~1885“ 的《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此二份歐洲人紀錄清法戰爭時期北台灣的史料，探討當時歐洲人眼中的北台灣是何種樣貌？歐洲人是如何看待及描寫台灣人與社會？當年戰時的北台灣又有什麼特殊事情被其記錄下來？封鎖對台灣的社會經濟又有何影響？藉由他們的妙筆，讓吾人有機會重返百年前戰役時的台灣社會，體會先民當年戰時的生活。

《孤拔元帥的小水手》為直接參與戰役的年輕法國小兵Jean L.
，從中國戰場寫給母親及朋友的家書信件，從1884年8月23日福州戰役至1885年6月15日孤拔將軍的去世為止。作者以涉世未深的天真角度描述這場戰役，常用逗趣、誇張的口吻來描繪所見所聞，雖然文中看待台灣帶有「異己（the others）」的傲慢、自大觀感，但也可反映當時法國為光大法蘭西民族優越而侵略東方的心理。Jean為讓親友如臨現場般瞭解他身處的台灣與這場戰役，所述也盡量清楚詳細，也使我們能藉由他生動的筆法，彷彿也置身於清法戰役中，得以從法方角度來看當時的台灣。

在清法戰爭期間身處台灣戰區的英商約翰‧陶德 ( John Dodd )，為香港報社Hongkong
 Daily Press撰寫連載報導，1888年由Hongkong Daily Press主編R. Chatterton Wilcox經作者同意編成“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1885“ 出版，《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一書即為此書之譯著，文章記載的時間從1884年8月5日基隆砲戰至1885年7月19日解除封鎖為止，將戰爭的經過與當時台灣社會及洋商處境以幽默筆法記錄下來，其報導資料來源有來自中國官方、淡水領事館的公文書資料，以及從其他外商、可靠人士得到的說法，再加上自己的推斷臆測，而陶德的紀錄與臆測從史實印證來看，具有相當的可信度，因此也被評為一位出色的觀察家。書末並附有陶德於1885年2月及4月所寫的《基隆港灣》與《漫遊基隆》二篇文章，此為戰時基隆地區的城市風貌側寫專文，市井街角、先民生活彷彿躍然紙上，有助於重塑百年前的雨都印象。此外陶德也是名聞遐邇的「台灣烏龍茶之父」，為當時台灣茶葉達人，從茶葉品種引進到種植、製茶、管銷與貿易均有其專業見地，因此從文本中也可觀察戰時台灣茶產業，特別是封鎖對於台灣經濟重挫與茶產業之影響。

二、烽火台灣

（1） 戰時華人
的表現

　  台灣民間以「西仔反」
來稱呼這場法人侵台的清法戰役，台人本慷慨好義，地方仕紳團練都呼應踴躍，積極捐資助餉、招募鄉勇，以官民一氣的官紳民合作模式來應付這一場戰役，可看出當時台灣民間社會力量的凝聚力與動員力是相當可觀的。除官方的記錄之外，從交戰的法兵Jean眼中看到的華人士兵又是何種表現？Jean認為華人很聰明機靈，既狡猾又愛吹毛求疵，但是戰爭中一些簡單的邏輯或戰術卻常常沒想到
。不過實際交戰時卻又害怕於華人可怕的韌性與頑固，他形容登陸基隆時，華人彷彿法軍褻瀆了他們的土地一般奮力抵抗，作戰時，為閃躲砲彈的軍隊即使散開後，又會在百公尺外重新聚合起來迎敵，並且不斷的重複，若是堡壘被摧毀，也會想辦法另起爐灶或重建，加上人多勢眾，是沒必要盡量不要招惹的頑固可怕對手
。

華人若於戰事中受傷，當局並未安排妥善醫療救護事宜，傷兵常需要自行前往大稻埕與滬尾馬偕創設的偕醫館求醫，馬偕
與醫師周漠森（Dr . C . H. Johansen）及金龜子號隨船醫生白浪（Dr. Browne），盡力的醫療與照料清軍傷患，得到劉銘傳與孫開華兩位將軍公開的讚揚與感謝
。這些受傷的士兵即使疼痛也勇敢的不哼一聲，心中懸念著未完的戰事，不顧傷勢如何，一心只想趕緊重回戰場效命，從陶德的記錄中可見：

有位左肩被子彈貫穿鎖骨的傷兵，在醫院躺了十天，有天突然抓起槍桿跑回軍營。另一位在登陸戰後七天才求醫的傷兵，整個頭蓋骨破碎，腦部清晰可見。其他尚有多人腿腕受重創，居然連哼都不哼一聲。清兵忍受痛苦及復原之神速，令人讚嘆，要是同樣的傷勢發生在歐洲人身上，怕是要躺上好幾個月。…其中有很多重傷者，但卻少有呼疼叫痛的，太神奇了。

難怪Jean說中國人熱愛自己的國家像是有股狂熱，入侵這樣的國家肯定有苦頭吃
。看到先人勇敢堅毅、忍著疼痛不惜生命也要為國效力的忠誠，充分體現其為保家衛國的奉獻犧牲，但也仍是有為了利益，不惜出賣國家成為敵方間諜的台奸存在，一旦被捉到，想必是難逃死罪，唯有斬首示眾以表警戒，從以下陶德的記載及劉銘傳奏摺中皆可見到其例：

兩位華人因舉止怪異被逮捕，從身上搜出外國信件、錢幣、支票及幾面法國旗。法國旗被認為是台奸用來指引法軍登陸的信號，兩嫌經拷問，供出一位住滬尾海邊，叫陳阿坤的主嫌……阿坤被刑得不成人樣，帶到淡水斬首，首級高掛孫將軍總部示眾。

法自滬尾敗後，憤恨益甚，時購奸探查察看水雷多寡，安置某所。聲言兵到必水路俱攻。經孫開華拿獲奸探五人，訊名正法。

（2） 台灣經濟封鎖
法軍雖攻陷基隆，但是淡水的戰敗使得封鎖勢在必行，藉以保持台灣為法國談判的「質押品」。法方下令於1884年10月23日子夜起封鎖台灣全島，台灣經濟自此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全台音訊斷絕、進出口貿易停頓、物資極度缺乏，依賴小艇走私，物價急速上漲，讓台灣的經濟、貿易及百姓生活受到了嚴重影響。但由於法軍缺少足夠的船艦及軍力，加上北台灣多變氣候以及颱風、東北季風所帶來的惡劣天氣，都增加了封鎖的困難度，法艦實際難以有效封鎖台灣，Jean的信裡也很誠實的描述那種維持表面封鎖，但實際不能有效執行的矛盾：

我們戰到宣布封鎖，不過這不算是封鎖，到底是不是封鎖？看你自己得出什麼結論。事實上，除非有戰艦檔在他們前面，否則中立的船都可以通過。你看要怎樣才能真正的封鎖…船隻拉成一條安全鍊費用昂貴呢！我們有權利察看可疑的船隻，但它們不會受到我們的控制。

整體來說，這種因外交手法而採取的戰略，雖然不能有效對台封鎖，但確實讓台灣人民的貿易、經濟、生活均受到極大的影響。洋商們也有著許多不滿與怨懟，更糟的是洋行因貿易停擺蒙受了極大損失。同樣身為洋人，卻很不平領事館人員及英艦上的官兵有特權可以歡欣如常地得到信件與補給，洋商們的殷殷期盼通常只能以落空收場，甚至羨慕起華人可以靠戎克船突破封鎖取得信件及補給品，而陶德認為這是法國孤拔將軍太無情的封鎖所致，同時也對英政府無力協助外僑的情形感到失望
。僅剩的各種食物、洋酒也幾近告空，與外界音訊斷絕，只能每日盯著舊報紙發呆，對於封鎖的無奈與遲遲無法獲得補給的苦悶心境，陶德很生動的以僅能抽本地『封鎖牌』香菸作為比擬：「能喝的洋酒早喝光了，也沒洋煙，只有本地土產的『封鎖牌香菸』陪伴苦悶的我們。」
，物資缺乏的苦悶連抽煙都不能得以消解，抽的每一口煙都是一口口的無奈。尤其越接近聖誕節，就越懷念起過往的美好以及煩惱缺乏物資該如何過節。從中立國英國洋商們的物資尚且缺乏至此，可窺知當時台人的處境當是更加艱苦。當時清國政府不但沒能解決這樣的封鎖困境，甚至清軍也同樣採取封鎖淡水港作為防堵戰略，當局不但沒有具體政策來解決經濟問題，反倒加深了問題的複雜度，使恢復航運及貿易更添困難，在日後法方先解除封鎖的情況下，可見隨後問題關鍵則在清軍何時解除淡水港封口的日期了。

在物資嚴重缺乏情形下，投機份子常趁機哄抬售價牟取暴利，整個消費市場價格失靈
。基隆有一名法國貿易商開設了一家販賣法國商品的百貨店，販售各種油炸糖糕、香料蜜糖麵包、巴黎甘草、蠟燭、火柴…..等，但提高的售價竟然高達十七倍。連同是法國人的Jean去購買也是如此待遇，他們的上尉長官很憤怒的說這個投機份子不誠實也要有個限度，趁機剝削打劫，不配當一個法國人，要小兵們以後都別再去；態度強硬的商人飽受指責，商店被憤怒的士兵攻擊，東西被搗得亂七八糟，商品因無人購買以致變質，只好廉價拋售但仍舊沒人買單，商品半數都得扔掉！最終下場就是法商只好趕緊收拾離開台灣
。從陶德敘述的淡水台商一例，也能發現當時這種物價哄抬高漲的經濟現象：

淡水有位具創業雄心的本地商人，搞了一點東西讓我們得以苟延殘喘；不過他也狠心的大敲竹槓－麵粉每袋四銀元、馬鈴薯一擔（約62.5公斤）七元二角，煤油由二元漲到五元，要蠟燭嗎？對不起，缺貨。火柴漲了一倍，食物平均漲幅三到四成。

寶順洋行的職員賀伯德 （A. E. Hubbard）所寫的打油詩歌曲「But I Wonder How Long It Will Be. (但還要多久)」的其中一段，可充分表達物價上漲的無奈：

The blockade has trebled the prices , Of everything here , you’ll agree , 
Yet affairs will soon come to a crisis , But I wonder how long it will be . 

封鎖影響物價，件件高漲三倍，生意面臨倒閉，但，還要等多久？

米價的飛漲苦了下階層人民，肥了囤貨奸商，幸好官府下令不得囤積牟取暴利，直到解除封鎖貿易恢復後，米價和其他民生必需品的價格才明顯回軟，勞動階層才方可每天吃上一、二碗白米飯，先前蕭條的市面，又開始充斥著各種洋貨、土產品，交易相當活絡。陶德認為幸好戰爭及時結束，假如持續更久，恐怕會有窮人對抗富人的動亂發生
。    

（3） 戰時非常現象

1、走私為最夯行業

法軍不能有效地執行封鎖也使台灣官方得與當局聯絡，只要中國商船在名義上已販賣給外國人，換上國籍即可不受法國巡洋艦的檢查，因此清國常利用中立國船隻運輸補給，尤其是東台灣及澎湖的封鎖缺口，使大陸來的兵援及物資容易在此走私登陸。Jean也說中國人非常聰明的把船都賣給美國人，航行時全都掛上星條旗，讓明知其故的他非常生氣
。法軍眼睜睜看著清軍人員及彈藥不斷抵達台灣，因此也不甘示弱地以戰時的法律來應對：「不准中立的船艦掩護走私品，今後船隻均得接受檢查，否則小心大砲。」
，藉由此法來威嚇想鑽漏洞的船隻。但是華人還是聰明的利用一種信號系統，在陸上以燈號來對應法艦當下的位置，以通知走私船隻據此找出封鎖缺口、尋找入港路線
。
因全島封鎖使得很多靠海吃飯的相關產業、進出口貿易全面停擺，產生大量失業人口，

物價也連翻好幾倍，更慘的是，常常是有行無市，想買也買不到，民間盛行以輕便的戎克船偷渡缺乏的物資，只有此種船能克服港口條件不良的限制，甚至在退潮時刻，也能行進到離海岸甚遠的一些內陸沙港，容易突破法軍的封鎖，因此當時最夯、最有利可圖的行業便是走私。在陶德的記錄裡也提到戎克船走私猖獗的情形：

目前什麼都缺、什麼都貴。……說到偷渡，澎湖及台灣府稍北的國賽港、布袋嘴、魍港十分猖獗，即或東北季風期，戎克船也能克服風向，一溜煙的鑽進鑽出，法國砲船也拿他們沒辦法。

　　　　　　　    [image: image1.jpg]



                    圖1 19世紀中葉起中國沿海盛行的戎克船

走私的戎克船若不幸被法軍搜查到，船上物品均要被沒收，人員全要被迫服勞役，「單是1885年1月5日至22日，法艦在台南、高雄及澎湖之往返巡邏中，擄獲中國戎克船為三十艘，俘虜二百人，均被送到基隆搬運軍需品與糧食。」
，被法軍逮獲的戎克船與俘虜的人不少，但龐大利益的吸引力更強，封鎖還是擋不住走私的盛行。法艦查獲的走私戎克船上各種物資均有，有好幾袋銀幣、米、茶、鴉片、各種衣物、布料、神像…等
，一旦能闖關成功，在島上則能隨即銷售一空，所帶來的利潤是翻數倍的驚人。

2、砲彈為戰時紀念品

由於淡水天候與視線不佳關係，法軍發射的砲彈命中率相當低，因此發射的砲彈數量也相對大幅增多。戰時台人為了謀生，還產生一種非常特殊的賺錢方式，當法軍發射砲彈到山坡時，就是創造了就業機會，聽說彈片、砲彈價格好，台人無論老少都乘隙撿拾至市場販賣。而此種閃閃躲躲的危險行動，讓當時身在船上的陶德彷彿隔水觀賞了一場中國功夫表演
。當中也有台人在撿拾過程中，因好奇敲打未爆彈而不慎引爆炸死的不幸事件，在陶德的紀錄裡就有四起，總傷亡人數甚至比一次戰事的傷亡數字還多。

馬偕回憶當時光是在其屋子四周一百呎內，就找到了六顆四十磅重的未爆彈，但他們為避免砲彈傷人，小心翼翼的把它們搬到船上沈入河底
。然而洋商們的反應則大不相同，他們因見到一顆正巧落在面前的未爆彈而引發了童心，也跟著台人到處挖掘未爆彈，然後又在市場上將要價二銀元的七十磅完整大砲彈，殺價到每枚六角成交，洋商們再將這些特別的戰爭紀念品裝飾於他們的屋裡或院落
。只不過洋商們撿拾砲彈純粹只為新鮮好玩，但台人們可是不分長幼，充滿為了謀生而冒死求財的辛酸呀！ 

3、富人內渡、窮人與外商留守

　　台灣俗諺：「西仔來打台灣，百姓合齊要征蕃。」，台灣民眾同仇敵慨合力抵抗外敵時，有錢的華商早在戰爭前便做好包船離台的準備：「多麗塔（Dorita）船由一些華籍富商以每個月九百銀元租用。萬一法軍攻打淡水
，這些華籍富商的妻子、親友將搭此船內渡。」
，1884年9月4日此船載著大批華人富商及眷屬親友們遠離淡水到大陸去，而留下來的是一般沒錢的老百姓及為護身家冒險留台的洋商們。在對台封鎖前日，法軍因考量中立國關係，給了英國領事館一份通知轉告僑民封港一事，外僑可以選擇離開或繼續停留。陶德表示這麼急迫的臨時通知，根本沒辦法讓他們安排處理好商務再逃離台灣，既然捨不得身外之物也只好豁出去了，已無選擇唯有死守淡水
。即使隔年3月有了另一次離台機會，也是在同樣緊迫情形下，洋商們及海關人員都幾乎未曾離開，戰爭期間全被撤到淡水由英軍保護。

外商在困守台灣的情形下，也只能進行一些娛樂活動與運動比賽以抒解苦悶；英國水兵與陸戰隊進行武術表演賽──有刺刀對劍、刺刀對殺，還有拋擲二十四磅重砲彈頭比賽、各式田徑比賽、板球賽、音樂會…洋商們笑稱自己為淡水老弱殘兵部隊，在拔河賽中不客氣的以二比一擊敗傻大個兒水兵隊，陶德自嘲說：「苦中作樂，這總可以吧？」
。洋人們既然都已留下面對這樣封鎖的無奈，生活雖苦也得想辦法苦中作樂度過；相對台民只有想辦法在困頓的生活中找尋生機維持生活，將解決的希望全寄望於解除封鎖上，除了例行的宗教活動之外，不見有其它紓壓方式協助度過苦悶生活，從此處亦可見洋人對於娛樂與休閒之重視程度，甚至是為抒解苦悶壓力的方法，東西文化大不同，而台民一直要到日本殖民時期，日本統治當局提倡休閒運動時始有此風氣。不過再怎樣苦中作樂，陶德還是最希望能早日解除封鎖恢復貿易，屆時他便可「丟下禿筆，恢復商人身份。」
，畢竟為香港報社報導法軍台灣封鎖情形乃是受一時局勢所迫，回歸商人本途才是他最衷心希望的。

　　

留守下來共體時艱的外僑與台民，除了要面對戰爭的危險及經濟的蕭條困頓之外，還要負擔官府額外增加的稅金，生活更加地困難。陶德一邊感嘆時局艱困，一邊批評政府加稅及貪污腐敗的行為：

封鎖開始以來，地方官府即不斷提高各種釐金以增加稅入，任何可以增加收入的途徑，都不放過…但值得懷疑的是這些增加的錢，最後能繳入國庫的，恐怕不到全數的百分之三十；中間當然有必要的經手、藏私陋規，涓滴歸公在清國，簡直是天方夜譚。

4、戰時冷清的新年

1885年2月15日為中國農曆新年，由於時值戰時關係，官府下令不許百姓燃放炮竹過節，以免分不清的炮聲徒增雙方緊張。但缺少了炮竹聲相伴的新年格外顯得冷冷清清，而守軍們為了避免農曆年節歡樂慶祝過度，值勤打瞌睡被上級懲處，或是給法軍有可趁之機，也特意提早了幾天慶祝
。許多貧苦百姓因戰時失去工作，頓失收入經濟困難，再加上封鎖遙遙無期，本應歡樂的氣氛，就在這樣的愁苦心情下，戰時台人過了一個很「安靜」又鬱悶無奈的新年。

（4） 台茶危機求鉛總動員

茶業在台原非興盛產業，在陶德引進福建安溪烏龍茶苗種植後，更眼光獨到的找擁有優良技術的福州茶師，來台製造高品質烏龍茶
，以品質優的「Formosa Tea」
茶品牌外銷美國受到歡迎，為台灣精緻茶之濫觴，產生龐大商機也引來華資大量投入台茶種植與經營，1869年陶德於大稻埕創設寶順洋行（Dodd &Co.），大稻埕躍為茶葉及洋行集中地，自此北台經濟就以茶葉生產與出口為重心，茶葉成為外銷大宗。

但因戰事與封鎖，使台茶生產和貿易產生危機，1884年開戰初期大稻埕茶市交易停頓，洋茶商得辛苦的搭艇至淡水河上游買茶，還得哄騙買辦與茶工相信大稻埕很安全、守軍很英勇、法蘭西仔終會退兵
，到了十月貿易全面停擺。當時台灣貿易幾乎都握於英人之手，但因封鎖關係使興盛的出口貿易停頓，洋商除了商譽受損，也擔心造成顧客損失後連帶產生的影響更嚴重，英商對此封鎖相當不滿，在毫無預警下，他們蒙受了許多不白損失，陶德認為應該按照國際法或是國際慣例，尋求清國或法國的賠償
。

陶德以一位出色的貿易商人，精闢的觀察點出了光是以茶葉無法出口一事，對台灣的影響不僅只有貿易損失，而是擴及整個以茶為生的經濟鎖鍊，尤其是在封鎖持續下，台茶可能就此失去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優勢之憂慮，可見當時台茶確實面臨到前所未有的困難與危機：

台灣每年生產十萬擔（每擔一百斤），約三十萬半箱
的茶，每擔以三十銀元計，總產值高達三百萬元，其中九成銷美國。如果封鎖持續，不但茶農、茶商、洋行損失慘重，中間生產過程的製茶工、檢查女、包裝工、搬運工也將因之失業，影響全島經濟至鉅。美國可能轉向廈門、福州進貨，不但影響了今年，往後也將因美國消費者改變了口味，而影響台茶的競爭優勢。

1885年4月15日孤拔將軍正式下達解除封鎖令，但僅是表面重獲自由，實際上要等正式的合約簽訂之後，貿易全面開放才是真正的解脫。孫開華將軍也僅下令淡水港開放可供駁船進出的小缺口，北台物資與茶葉貿易暫時能由此進出，洋商們趕緊回到大稻埕，茶商們又歡欣不已的重新開業，忙碌茶葉製作出口事宜。好不容易到臨的茶季，又適逢茶葉交易恢復，茶農為趕緊採收茶葉以進行加工出口貿易，源源不絕的「快樂之葉」
紛紛湧到大稻埕，但由於採茶過程太過倉促、輕率，使得茶葉品質欠佳遠不如去年的春茶，加上受到戰事影響，福建優良茶業技術人員來台人數極少，缺乏技術熟練的採茶工，使得這年的春茶無法有個好價錢，也使趕採的茶農無法順利脫手又得傷腦筋於茶葉存放問題
。新茶每天不斷的湧入大稻埕，再加上去年無法運出的舊茶，大量茶葉苦於缺乏包裝用的鉛料和木材板條，以致茶葉裝貨量有限，產生茶葉無法封箱外銷的嚴重損失
。1884年因封鎖使得台茶的出口成長率達負0.38，一直到1885年解除封鎖後，成長率才回升到24.38
。

鉛料被視為戰爭物資，在未正式開放封鎖之前，仍在禁運清單之列，由於鉛料遲遲無法獲得補給，為了求「鉛」全台總動員：「全部共約七萬個半箱量的茶葉，只能用現成的鉛密封四萬只半箱輸出。華籍裝箱業者買光了鉛製的祭神燭台、拜神用具，連漁夫也將漁網上的鉛塊割下出售，大家極力蒐購任何鉛製品，只為了將茶葉裝箱運送出去。」
，所有可以找得到的鉛都被拿來應急，先不管其原來用途，只為了能使茶葉順利貿易出口，全台鉛製品在此幾盡投入。還有商人利用珠寶名義，箱內裝滿鉛塊試圖闖關，或是以輸入錫塊之名申報，但都被海關查獲沒收，還要繳納申報不實的罰款，陶德抱怨清國為何要扼殺維護北台生機的必需品。鉛價狂漲了三倍以上，連烘焙茶葉必需的木炭也極其缺乏，價格也翻了近四倍
，在重開貿易當時，不只與茶產業相關的物料極為缺乏價格翻漲，其它物資如樟腦也有不足。陶德特別提到了木炭及樟腦極缺的原因在於：清法戰爭時山區客家人被徵召從軍抗法，原先從原住民手中佔來的土地便被其再度取回，因此木炭與樟腦無法如常輸出，陶德認為戰後恐怕免不了又有一場土地爭奪戰要重演
。

（五）戰後殘破景象

1885年4月16日法軍終於解除對台封鎖，台民與洋商均歡欣不已，從港務長看到海龍號旗號不可置信的欣喜，到陶德自述：「經過幾個月的憂患歲月，我們終於品嚐『幸福』二字的真正滋味，那是筆墨難以形容的。」
，不過戰後重建才是台灣人民必須面對的大問題，經過砲火洗禮後的城市該如何恢復既往呢？淡水因封鎖之故，法艦砲彈雖曾在此擊毀不少屋舍，但因未有大規模陸戰以及未曾被法軍佔領，造成的損害不似基隆戰場那般有著可怕的殘敗及混亂。當法軍撤退後，退守嶺腳數月的守軍兵士重返基隆，目睹幾遭全毀的家園，僅見法軍用來以充作醫院、住處的屋舍尚殘留，但卻髒亂無比充滿腐臭味，再見滿城廢墟景象，莫不燃起熊熊怒火，難消心中對洋人的恨意，憤而產生仇恨性的攻擊行動，於是開始闖入洋行肆虐報復、搗毀屋舍並將財物搜刮一空，除了官員進駐的基隆海關外，其餘的洋行無一倖免，劉銘傳將軍得知此事表示將賠償被毀洋行的損失
。但兵勇在戰後無法嚴守軍紀，軍官難以管束這些情緒激動憤怒的兵員的行為，使得整體軍紀形象變差。而因戰火掀起被迫遠離基隆九個月的老百姓，見到殘破的家園又該何去何從呢？陶德在書中記載： 
基隆幾已全毀，殘簷破瓦、滿目瘡痍的令人辛酸……原先依賴耕種水田、挖煤礦、運煤為生的勞工，現在面臨煤礦關閉、缺乏煤船的情況下，無所適從，不知往後如何賴以維生。年輕人從軍報國…今解甲歸田，只好流落街頭淪為遊民、羅漢腳，有的散入勞工市場，成為苦力。各行頭人自顧不暇，無力再照顧手下苦力，他們只好各奔東西、自求多福了。

連法軍格勞特（E. Garmet）在其《法軍侵台始末》書中亦對基隆的殘破表示：雖然居民已被允許回基隆，可是市區的大部分房屋都已被他們的雜役兵拆下做為燃料使用，那一種損毀的狀態，是不足以鼓勵居民們返回市區居住的
。而基隆港的重新開港對洋商也毫無吸引力，一直無商輪進港，使殘破的基隆更難恢復往日光彩，經濟幾已停頓，家園尚待重建，無所適從的人們散入街頭，或為遊民、或為散工，失業情況相當嚴重，官府賑濟災民僅是一時之計，長遠重建規劃更為重要
。唯一不被影響的似乎是當地未離開過的平埔族人，他們曾替法軍工作，並且相處愉快還學會了幾句法語，會用法語打招呼或來個法式聳肩表示不知道或是無可奈何
。

三、台灣觀察側寫

（一）風土病霍亂疫情

十九世紀的台灣，由於氣候濕熱變化大，加上衛生條件不佳，有許多風土病如霍亂、赤痢、傷寒、瘧疾…等，其中以霍亂造成的傷亡最為嚴重。清法兩軍到台灣後經常水土不服，死於風土病的人數比起戰場上的傷亡還多，也嚴重影響雙方的士氣與軍力。法方軍官為此下令嚴禁喝未煮沸的水，還利用蒸餾機來製造新鮮乾淨的水，以免霍亂傳染愈發嚴重，但仍是不能有效遏止霍亂病的傳染。當基隆、淡水戰役結束時，疾病又開始流行，中法兩軍均為風土病所苦：「中方病者十居八、九，八營之眾，能戰者不過千人。」
。1884年10月10日至12月23日之間法軍死者約有158名，患者五、六百人，侵台法軍此時可用之兵竟不足千人
，兩軍受霍亂疾病的影響，可用之兵都僅剩約千人之數而已。從Jean的信中也記載了法方因霍亂的嚴重傷亡情形：「事實是，一段時間以來事情並不是很順利，可以說非常不順利，在一千四百位登陸的人裡面，有五十位撒手人寰，有三百五十位因為病情嚴重住院。」
，另一名法兵回憶中也寫到：「我這一支部隊的衛生情況，如果再這樣下去，不到三個月，我們就沒有兵可以拿武器了」
，對法軍來說，在福爾摩沙最可怕的敵人不是清軍，而是各種難以醫治的風土病與惡劣天氣。

Jean把法軍對霍亂的恐懼寫實的描述在給朋友的信中，還交代千萬別讓他母親知道：「在我們之間，我們是不准把它說出來的……因此你會聽到人家問：「抹香鯨
可好？」…我們所謂的抹香鯨是一種無毛無腿的動物，不過它會飛，也有爪……這不過是…霍亂而已。」
，法軍以相近音來代稱霍亂，連軍醫也不敢直呼其名，顯示了他們的對霍亂的害怕與禁忌。Jean還形容這個Ｃ開頭Ａ結尾的無名疾病是一種恐怖的熱病，讓人痛苦如絞，像是惡魔的魔爪總是在沒有預期時突然降臨，充分顯示出法軍看待霍亂的一種忌諱恐懼心境
。再從他具體的描繪病院中的同袍感染霍亂後，嚴重脫水致死的病徵，一些他熟識的面孔都扭曲至不可辨識，讓我們深深體會到霍亂弧菌對於人體的侵害，是多麼的迅速與可怕：

三、四個鐘頭內無聲無息就死了。啪！像是隱形人。打了你一巴掌似的。有些人抗拒，不過說真的，好不了多少。他們的身體越來越凹進去，也變得越來越長，就像小孩把蛋白蛋糕拉得長長的在玩一般。臉頰沒了，鼻子沒了，眼睛也沒了，所有這些都陷下去了……

陶德在1884及1885年7、8月，皆有對台灣夏季特有的風土病做特別的記載。如1884年8月19日與1885年7月7~9日在大稻埕的報導：

本地爆發霍亂，很多人因之死亡，這是每年8月台灣必然流行的病疫。神像遊街繞行，幾乎每天舉行，鞭炮、銅鑼日以繼夜響個不停。更夫增加二倍，他們用竹棒互擊作響，藉以嚇走惡魔，一般人很難在這種情況下入睡。

這幾天天氣酷熱…熱病、瘧疾、霍亂襲擊北台城市，這是每年7、8月常有的流行病，死了不少人。……基隆傳來流行病情，那裡的守軍每天死亡三十人以上。

台民與外僑也有很多人染病，發燒是普遍的症狀，通常都到偕醫館拿奎寧服用，但每天還是有數個葬禮舉行
。比起法國人用現代西方醫學的醫療方式，台灣人除了傳統中醫的治療以外，會寄望宗教力量來幫助他們趕走霍亂病魔，各種宗教儀式很多，在陶德的紀錄中常可見到，但無論是利用醫學或是宗教力量，在當時，中法雙方都無法有效抑止霍亂病疫，對於醫治霍亂病患仍是束手無策。
（二）獵頭國度

1、割首領賞

在Jean的信件裡多次提及有關華人作戰割首領賞的事情：「中國官員懸賞法國人的頭顱

…價格一顆大約五十法郎。這些無賴為了想辦法把我們的喉嚨割下來，他們會把我們誘騙到一個比一個還卑鄙的陷阱裡面。」
，華人此種懸賞敵首的做法，讓法軍深感可怕與不安，也奇怪清軍為何不採用俘虜戰犯的方式。戰場上的清兵常為割取敵人首級而拖累作戰速度，或利用埋伏方式以取敵人首級，法軍除了戰死可能無法全屍外，甚至連病死的人也無法倖免地成為「金錢獵殺」的對象，逼使法軍必須在基隆有限的兵力中，調派兵士看守墓園，如此不光明的作法，使華人被Jean批為是個不打仗但會暗殺、盜首的齷齪可恥民族
：

由於瘧疾還沒完全根絕，每個星期都會死一、二個人。這些無賴於是半夜跑到墳場去，把墳墓打開挖出屍體，再把頭砍下來，每顆頭都以現金支付。…為了安全（我們顧慮的不無道理），還派了哨兵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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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華人摸黑至法軍墳墓盜割首級
        圖3 清兵拿取敵首向長官獻功要賞

更驚人的是，連一般百姓都加入了這場獵首行動，由於當時基隆生活條件很差，有些法國士兵為了尋求食物或是生理滿足，即可能掉入獵殺陷阱中喪命，當然這些蓄意謀殺者若被發現，也要付出相同的生命代價
。Jean和格勞特皆提到法軍甚至為了報復，還設了虛偽的埋葬，在棺木裡放置了兩顆可以在棺木被開啟時自動引爆的砲彈，只是未能發揮作用，但仍逮住了盜墓者並予以槍斃
。從Jean的敘述當中，我們能瞭解到戰役中某些不為人知的部分、當時華人社會的法律規範，以及為了懸賞獎金所誘發出的各種殘酷行為，是現代的我們也同樣感到難以置信的。在《述報法兵侵臺紀事殘輯．淡水戰事詳述》見描述：

有人在林中見有法兵數名，潛匿其間；即執而殺之以領賞。……有喜事者，將法兵首級懸於媽祖廟前樹間，以示得意；而法船則懸白旗以示哀。我軍兵勇於獻俘後，各持所獲賞銀，欣欣相謂曰「此法人首級也」！相視而笑。……土勇於奏凱之後，將法人之屍，或肢解之，或臠分之；或飲其血，或啜其腦。……聞英國駐是處領事見土勇所為，似屬殘忍過甚，不覺動其惻隱之心，特照會孫軍門，請嚴禁土勇戕屍。

陶德也記錄了同一事件，清軍割下六顆法軍首級後，高懸於竹竿上公開在滬尾街市上展示，前去觀看的外僑在情緒激動的台民指指點點之下快速離開，以免場面有失控之虞，隨後就在英國領事及船長一起向孫開華將軍
抗議之後，孫將軍允諾不再讓此事發生，立即下令埋葬首級
。不過肢解法兵、飲食其血肉的敘述未見於陶德的報導中，如此可怕景象可真有其事？根據馬偕敘述他曾被原住民請吃人腦，但也表示原住民極少食人肉；然而原住民被漢人所殺時，其身體常會被作為食物和藥；漢人也會學原住民食腦的行為，希望食其腦以得到其勇敢精神
。陶德對此事有自己的評論，他雖不認同但也不是一昧批評，他舉西方國家大屠殺行為作為對照，表示西方人不該也沒有立場，去評斷華人對待傷兵及戰俘的行為屬野蠻，但也表示他的個人看法有可能是錯的：「雖然守軍有類似割下敵人首級、公開展示的舉動，被西方人視為野蠻行為；但不見得比某些自稱文明國家的大規模屠殺敵人更野蠻。使敵人脫離痛苦慘境，有時毋寧是恰當的；不恰當的是用殘酷的割首法，然後公開示眾，供民眾圍觀，甚至周圍吶喊、跳戰舞。」
，在他的想法中，或許這還稱不上是真正的野蠻，但無論如何，他對這種割首警世的方式仍不認同。

在陶德的報導中也紀錄著原住民的出草行為：「淡水河邊洋行區前草皮，聚集很多看熱鬧的人，興致勃勃的欣賞高插在竹竿上的兩顆原住民首級。首級獵於離大稻埕四小時路程的山區。」
，當時台人對於展示的首級不僅不以為懼、見怪不怪，甚至呈現熱鬧圍觀的景象，被洋人普遍視為是慘忍噁心的野蠻行徑，也難以瞭解原住民出草行為背後其實是具有複雜動機的，可能是因為榮譽、可能是因為仇恨，也可能是為了祈福而獵首。
2、斬首之刑

十九世紀末的清國即使受到西方衝擊，骨子裡依舊是不變的古老傳統帝國而非現代法治國家，華人仍普遍認為罪犯死有餘辜，即使處決後也要展示以達殺雞儆猴之警戒作用，但此時的法國第三共和已是現代國家，法國人已具備「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權觀念，因此對於華人斬首示眾的法律習慣，Jean表示相當奇怪與驚訝，對於台灣人民理所當然的從容態度，他用像喝一杯咖啡似的，來形容台人看待斬首處決是多麼的稀鬆平常
。在基隆市場前的廣場，他乍見中國人執行偷竊者的斬首處決過程，那般景象令其為之愕然，對於執法者執刑的專業迅速過程，他在寫給母親的信中也有著具體描寫：

一個中國人跪著…而一個身材高大的魔鬼，也是一位中國人(這算是他們的家務事吧！)，手裡拿著形狀古怪的菜刀，刀身很寬，末端呈新月形，一刀就把他的頭砍了下來。……由於很快就結束，我們連叫聲小心的時間都沒有。……如果妳想他會有點想逃走的念頭，那妳就錯了！他被判了刑，認了罪，這是一樁應該解決的事情。

法兵對於「斬首示眾」的方式感到很不忍心，他們認為即使對犯罪者也該予以應有的尊重，尤其是有著執法後應被視為罪刑消失為普通人的觀念。雖然法國軍方下令士兵不要妨礙台灣人民的習慣，但為此小兵們甚至不顧軍令規定，也要再三跟台人商量，給予死者屍首人道尊重處置，不過台人僅是勉強照辦草草了事，仍不是真正尊重死者將之妥善處理：

他們根據習俗把屍體吊在一根竹竿上…我們很有禮貌的請他們把他們的同胞移到別的他們喜歡的地方，只要我們看不見就行。經過多次協商之後，他們應允下來，離開時，他們把屍體像宰割過的牲畜一般揹在背上揹走了。後來我們才發現他們把頭留了下來，我們撿了之後，把他當作一位老實人埋起來。好難看的場面，好討厭的工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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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 官兵執行罪犯的斬首處決
　　      圖5 懸掛在竹竿上示眾的首級

（三）北台宗教活動

1、驅邪避凶消災解厄

　　

台人為了每年夏季因流行病而大量死亡的人口，常舉行各種宗教活動以驅邪避凶、祈求病魔遠離，以最盛大的大稻埕霞海城隍祭典為例，繞境巡行歷時好幾天，神像被安置在高椅上，吉時一到，神輿在火堆旁「起乩」，不斷地奔走、抖動、搖晃地繞街巡行，抬神輿者與眾信徒都赤足衝過火堆，以表示得到神明福佑、驅除厄運。陶德奇怪華人何以看不出這是人造的騙人神蹟，但華人都認為這是一種古老習俗不可不信。廟會遊行有很多值得一看的遊行活動：有舞龍舞獅、騎馬小孩、旗隊、千里眼、順風耳、裝扮成魔鬼的人物、翻筋斗丑角等，連軍隊也會加入遊行隊伍，吹奏響徹雲霄的軍號、鑼鼓聲滿天，煙火、沖天炮、鴛鴦炮等各種炮竹齊放，商家通常也都會贊助施放，滿城熱鬧之後又很有秩序的恢復往昔寧靜
。在現代社會中，這些宗教活動大都已簡化或失傳了，只能從史料中重新想像過往的熱鬧廟會及信眾們那無比虔誠奉獻之心。

不過百年前先民有些宗教儀式，例如：「個個拿著利器猛砍全身，即使血流不止也不喊痛，有的甚至用長竹刺穿臉頰」
等儀式，在現今的我們看來，即使知其宗教意義，也會覺得過於血腥及不人道，更何況當時一位西方來台的外籍人士，報導中何不見其驚訝？或許當時陶德因已在台二十年，對每年例行的宗教活動可能早就見怪不怪了，報導多僅是對廟會進行的目的及儀式活動做忠實敘述，少有評斷及議論這些特殊的宗教儀式活動。

2、排斥外教行動  

一開始當局懷疑戰時英僑中有法國間諜或友法人士；法人在此地的暴行，也讓此間洋人受到華人懷疑，起初的排外風潮讓洋人們很沒安全感，劉銘傳派兵鎮壓威脅大稻埕安全的暴民，並在教會被暴民砸毀時，軍方也大力維護治安，不然事態恐將更擴大惡化
。陶德很感謝戰時官府對英國僑民的保護，稱讚清軍的軍紀良好，緊守保護僑民的條約，非常難得士兵並無對洋人侵犯的意圖。雖然傷兵情緒相當不穩定，醫生們不得不腰配手槍進行治療以防萬一
。但由於傷兵們在偕醫館都受到妥善照顧，甚至有人在接受治療時，還拿出身上僅有的一塊錢給醫生以示感激（醫生當然拒絕了），此疑慮即消。陶德表示：「要在十五或是二十年前，那是不敢想像的，同樣的情況下，外僑早被軍民殺個精光了。」
，他認為原因在於：台北主要的城市居民已有二十年接觸洋人的經驗，加上英國胡瑞特領事身段柔軟但該硬就硬的作風頗贏得尊重，以及金龜子號駐港保護的嚇阻作用，更重要的是兩位外國醫生細心照顧守軍傷兵，贏得軍民由衷的感謝，就應該能明白英國人是好人沒有侵略性，壞的是那些法蘭西仔
。所以台人漸漸瞭解英僑與法國人有很大的不同，現今英人不論走在何處，都如同身處倫敦市中心一樣安全
。不過北台雖然沒有掀起排洋的浪潮，卻有嚴重的排外教事件。        

西方傳入台的「耶穌聖教」本受排斥，特別是1868到1870年因樟腦事件引起的衝突，此兩年間糾紛不斷，基督教教堂被破壞焚燬，傳教士受到指控與攻擊，信眾被毆打成傷，傳出多起致死事件，事態嚴重到英國領事出面干涉，出動砲艇保護示威。這種「番仔教」
與本地人既存的隔閡，很容易在台灣面臨外國武力壓迫侵略時，再度爆發排斥衝突，清法戰爭期間即造成教會被憤怒的華人所破壞焚燬、嚴重受創，教徒飽受攻擊事件再度重演，陶德對此事有著紀錄：「1884年十月不斷有新店、艋舺、大龍峒教堂被砸毀的消息，暴民還揚言欲攻擊大稻埕的洋行。」
，事件發生當時，因養病卻受封鎖之故滯留香港的馬偕更是心急如焚，利用每次可以通信的機會，關切台灣教會狀況，在其回憶錄中即記載了許多當時教會人士受迫害的經歷及教會被焚燬與之後的重建過程。

究竟台民是因反外而反教？還是長久以來的反教情緒因戰爭而再次觸發衝突？其複雜成因中何種情緒為多雖難以區分，但教會確實因此成為受迫害對象。學者指出主要是因漢人優越感作祟、北台灣讀書人抵制、流傳民間的謠言影響、受販賣鴉片的外國商販牽累，以及本地人懼怕基督徒與敵軍裡應外合等五項因素所影響
。雖然清法戰爭時引爆的排外教風潮是耶穌聖教的最大危機，但也是一個很大的轉機，因為傳教初期北台反教嚴重致使傳教工作困難，但由於傷兵在偕醫館受到洋醫們妥善的醫療照顧，贏得軍民一致的讚揚，使台人對教會與馬偕的觀感為之一變，對教會的疑慮和恐懼也因而消失，使得馬偕在戰後推行教會工作倍感順利，加上被毀教會於事後獲得劉銘傳一萬元補償，教會得以重建並以「焚而不燬」的形象精神與標誌深植人心，教會自此日益拓展、信眾日多。

四、歐洲人形繪的華人與原住民

（一）歐洲人看台灣的視角

薩伊德 (Edward W.Said) 的「東方主義」
論述明顯可見於此兩文本中，在十九世資
訊尚不發達的時代，歐洲人以其西方的價值標準去評價台灣，對於台灣有著許多想像與誤解偏見，而他們自身則是優秀的、開化的、文明的民族；西方總是善的、進步的，東方相對是卑劣的、落後的。陶德在論述中國時，便懷有強烈的東方主義色彩，他認為英國即使曾發動戰爭與清國締結條約、取得土地，仍是很有紳士風度從未想佔盡便宜，而古老又落後的中國是需要向英國學習的國家，才可更進步、更加瞭解西方
。而Jean信中所描述的福爾摩沙，更是充滿典型的東方主義思想與法蘭西民族優越意識。

根據白尚德（Chantal ZHENG）在《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書中提到：十九世紀歐洲人能夠意識到，台灣島上除了容易辨認的土著民族以外，還有各種華人族群，不過單從外表尚無法區分各地華人不同，因為均通稱為：「天民」；「福爾摩沙人」的稱呼泛指已漢化或未漢化的原住民，然而外國公司已可區分出「中國人」和「客家人」
。到了十九世紀末，無論是來台探險家必麒麟、在台傳教士馬偕、洋商陶德、甚至是初來台的法兵Jean，對華人、客家人、平埔族與原住民等台灣族群基本分類都可明顯區分，對他們的評論也是分開敘述之。從陶德對客家人多所描述可知，確實是可以明顯分辨其間不同，那也是吸引他觀察興趣的族群。當時歐洲人觀察台島居民將之分有不同的層級：「如果按歐洲人的價值等級來分，無可否認地客家人佔了優勢。『客家人比福建人還靈巧、還努力…他們很會做生意，本性勇敢…一個不服輸民族。』，但是他們的一些缺點如吝嗇如精打細算也同時被指出來。」
，陶德這段記述顯示了客家人的地位高於其他華人，從他寧願自己花錢僱請客家人來代替官兵保護洋行的實例可見，對客家人的信任與評價確實是比一般華人高。
一般而言歐洲人對於客家人的聰明英勇、平埔族的純真樸實，原住民的坦率善戰大都表示稱讚，這些族群在相較於華人貪心狡詐之惡下，評價總是高一點。但這可能僅是表面接觸下的印象，以平埔族為例，馬偕特別提到：「外國人在剛開始接觸平埔番時，都會對於他們的率直和熱情感到喜愛，並且毫不猶豫認為平埔番較漢人優越，但我從來不曾這樣認為，而且與愈與他們相處就愈清楚的看出馬來人種的低劣，平埔番的殘忍與兇狠遠超過漢人。」
，可見在深入的瞭解之下，所得到的感受與認知會與表面印象會有所差異。實際上歐洲人所觀察形塑的台灣島民，除了可能受到東方主義、種族優越論的影響外，接觸瞭解深入與否也是其中的一大關鍵。

本文主要以法兵Jean及英商陶德的視角，來觀察戰時的北台灣及來台與在台華人和島上原住民，二人的身份、實際所處的環境與接觸的人事物皆不同。Jean為法艦上的小兵視清軍與華人為敵方，加上是初次抵台，多在法艦上在陸上時間不多，接觸台灣的人事物不僅少且歷時短，又其描述是出自家信可自由表述個人觀點，信中所言也常是自己的觀察想像或是來自他人的敘述，多為敵對批評甚少有好的描述，經常有醜化言論出現，但也可藉此得知瞭解那些自認優越的歐洲人觀點與想法，就戰爭的實況及法軍情形，從他的描述也可得到官方之外的觀察。

以英商陶德而言，他以在台洋商身份及為報社所做的報導立場較為中立，但仍傾向希望同為歐洲人的法軍盡快獲勝以解除封鎖，因此遭懷疑為法方間諜，但因他身處北台多年可深入觀察官方與民間各族群，對台灣貿易、社會與文化有更多的瞭解，視角較多元、描述較為詳盡，對於許多洋人會視為野蠻的獵首行為與宗教儀式，有著更包容與理解的態度，加上其關係好、消息來源多，可不斷比對其真偽，記錄頗有可信價值，故能為報社執筆連載。但從參閱其他在台歐洲人的紀錄中，例如馬偕對平埔族的觀點則與他們兩人不同，可見閱讀本文本，需考慮當時歐洲人各有不同的身份地位、文化背景經驗所產生的不同視角觀點，但也確實都代表了十九世紀末當時歐洲人對台的觀察，有助我們形塑當時的北台灣與島上居民的印象。
（二）台島居民印象重塑

Jean提到歐洲人對東方人的印象，不論中國人或是日本人都是如同屏風上描繪的：「人們都在形狀很優雅的樹林間散步，帶著身穿紅衣的小女人。」
，那樣寧靜優雅的神秘東方世界，經他親眼所見才知道那是一種錯誤的刻板印象，他要其他人明白他所看到的台灣跟其他地方都一樣，什麼景象、什麼種人都有！而Jean所親見的台灣人又是何種面貌？從其描述中可見，他形容華人長得像黃猴子：「我們法國人好的像法國麵包一樣的好，對這些黃猴子並無惡意，他們細小往上拉的眼睛看起來就像獼猴的臉孔……不過這些獼猴的尾巴是長在頭上，而不是長在…別的地方。」
、「他們很機靈、很狡猾、愛吹毛求疵，可是碰到清楚明確又合邏輯的事情，卻又找不到人了，應當承認東方人就是如此。」
、「自古以來他們都會露出小精靈似的樣子和鑽孔機洞口般的眼睛……就是這樣。」
。可見Jean深受白人種族優越與東方主義思想的影響，當時洋人不明白剃髮留辮是華人對滿清統治的一種政治認同，很長時間這形象被誤以為是一種未開化的象徵，常被洋人戲稱為豬尾巴 (pig tail)。

Jean對台灣原住民的描述也充滿種族歧視，他說生番也像是猴子一樣醜陋，不僅骨瘦如柴而且懶惰，寧可幾天不吃飯也不願意去工作，把身體塗的藍藍的，身上穿極少的衣服，甚至只有披著一條繩子，整天都在吸煙，特別喜歡吃老鼠
。文本中也難得看到有對漢人婦女的描述，Jean形容漢人婦女的裹足站姿，就像小鳥用發育不全的爪子站著棲息一樣，讓他看了很不舒服
。陶德也同樣不喜歡漢人婦女，說她們是掩齒竊笑、扭捏作態的小腳福佬女，但基隆棕櫚島上的平埔族女子則讓他頻頻稱讚，他形容平埔族人雖多嫁漢人穿著唐裝綁辮，但是仍可明顯與漢女區分：「天足不綁小腳、長相甜美步伐堅定有力，對人真誠恭謙，說話自然不做作。」
，陶德對平埔族女性的印象顯然相當好。文中特別提到當時老一輩的平埔族人尚能說母語，但年輕一輩被漢人同化已深只說漢語了，他感嘆再不重視此事，恐怕過幾年後平埔族語即將消失。可惜確實隨著平埔族的漢化，平埔族語早已被漢語取代，不復記憶了！ 
陶德對客家人也有滿多著墨，他形容政府招募的山區客家人，戰鬥時像是半個原住民，不論狡詐、堅強或是勇氣全不輸給原住民，全是近距離的神槍手與肉搏戰使刀好手，但卻天真的以為火繩槍
優於洋槍，平時身處危險山區，因此帶有點目無法紀現象及反抗官府權威的性格，陶德很擔心這些客家人會與大陸來台的正規軍起衝突，連Jean都提到客家人不喜歡內地來的華人，顯示這樣的衝突已是明顯可見。不過比起其他華人，陶德對客家人的印象較好，他認為客家人對於台灣山區土地開發確實有相當的貢獻，比起官府「開山撫番」要有用的多，常與原住民女通婚，是漢人與原住民間的緩衝，也是原住民漢化的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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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 清法戰爭時客家人使用的火繩槍
　　     圖7 十九世紀末刊載的華人畫像

（三）華人凡事好奇難被信任

華人對事物總是充滿好奇心，除了因好奇敲打未爆砲彈而喪命之外，戰時淡水鼻仔頭附近站在高處來看熱鬧的一排農夫，也被炸得半天高，可說是因好奇而死的。所以陶德認為華人真是凡事好奇又愛湊熱鬧，而且總愛捕風捉影、語帶誇張，因此他常需要審慎判斷、辨明傳言與情報之真偽：
通常傳言只能相信十分之一，尤其是來自華人口中的信誓旦旦。

法國仍有五艘戰船停在基隆港，但每次從那裡帶消息來的華人，總是誇張成十艘之多，『看到影，生一個子』是他們的通病。

Jean也說信任華人就跟信賴一條腐爛的繩子沒有兩樣，尤其華人是那種會設下陷阱割取法人首級的那種陰險卑鄙小人。戰時官方為保護洋行防止搶匪掠奪，每間洋行特派五名兵勇守衛保護，但衛兵常日上三竿才清醒，大白天不見蹤影，晚餐吃飯時才出現，吃完就睡、不輪流守衛，並睡得如同死人一般，這些「沒有用的傢伙」讓洋商陶德難以信任但又不能拒絕，以免出事時官府不受理，為了自身安全，他只好另請五名客家山勇保護，雖然他們兼具好壞雙重性格，但總比光領官餉卻擺出一付「你們自行保命」態度的士兵好的多
。從上可觀察到歐洲人似乎對於華人的信任度頗低，因此陶德寧可自掏腰包請可信任的客籍台民來護衛洋行。

（四）華人又髒又臭品味差

Jean看待華人眼光總帶著相當的輕視與批評，法蘭西優越民族自大心理與東方主義在在表露無遺，一直以來幾乎都沒好評價，覺得華人很髒從不洗手，只要是他們碰過的東西都會髒兮兮，連子彈都一樣的骯髒
，害他被子彈射傷感染發燒，一切都要怪責華人。從他形容戎克船上的走私華人樣貌及華人品味明顯可見：

這些無賴百聞不如一見…他們又醜，又髒，又臭，我們想像不出中國人身上到底有什麼味道，他跟我們所認識的各種味道都不同。手帕上噴點中國人的精華油，怎麼樣？呸！

說真的，有中國人在的地方，什麼都會變得很難看。真奇怪，這個民族的品味怎麼那麼低，簡直可以說任何價值都會被貶低，他們對偉大的事物沒有任何感情。而且，永遠是都是那麼髒！到處都是垃圾堆……

    在陶德書末附錄「基隆港灣」一文裡，也可見到他形容城市的髒亂惡臭景象，從這些描述可知當時台人即使身處髒亂環境中也不以為意，可見台人衛生習慣與條件均不佳，也欠缺現代衛生觀念，傳染病會大流行難以抑止，這也應是重要原因之一： 

相對的兩排屋簷直伸入馬路上空；底下，也就是中間的馬路就成了住家丟垃圾的地方，髒亂可想而知。騎樓塞滿店家、小販叫賣的商品、魚貨，這個有如煉獄狀的市場，擁擠不堪，氣味難受，但當地人卻視若無睹、習以為常。

（五）罹患砍頭偏執症、工作勤奮如馬驢
華人除了想盡辦法割下法人頭顱去要賞之外，偷渡或走私的華人一旦被法軍查獲成為俘擄時，也認為會被相同對待腦袋不保，因此被Jean譏為是個患了砍頭偏執狂的國家，甚至當Jean遵守命令要救援華人時，也被華人驚嚇地認為是要來砍他頭的舉動：「當我把一位抬起的時候，就算他不太會唬人，發出的尖叫聲卻會把人的魂魄撕開來，因為他以為我們要把他的頭砍下來……好像我們一向都吃這行飯似的……」
，這是清兵對待敵軍的一貫方式，對華人來說，落入敵手等於人頭不保的想像是理所當然，但這也是華人對洋人自我投射的想像，實際上此非法軍作為。不過Jean對華俘工作的毅力倒是很佩服，認為有別於法人悠閒的工作態度；華人刻苦耐勞勤奮工作的特質，百年前就被歐洲人察覺，不過這樣的優點並未獲得Jean的真心讚美，他解釋為乃因台灣缺少可載貨的馬、驢、牛，所以華人工作才會像那些畜生一樣，既有耐性又有幹勁。從以下Jean的描述可見兩民族不同的特性與差異：
你經常在我們家看到一個泥水匠，拿起磚頭在手裡掂一掂，瞄瞄看直不直，然後放在牆上，停一下，把煙斗點燃，再把磚拿起來…這樣持續了好幾刻鐘。一個中國人，我們把一個重擔套在他頭上，他會毫不猶豫的拉起來就走，一直走到該去的地方，把東西卸下來，然後回來，再走一趟，全部作業都不會中斷，好像永不停止的機器，爬上爬下都難不倒他們。

當然華俘任勞工作不是心甘情願的，他們時時刻刻在尋找逃脫機會，所以Jean也說華人永遠不會全力以赴，還是想著要逃跑。只是對於法國人來說，這樣埋頭苦幹的俘虜還真是意外的驚喜，大大協助了法軍的後勤補給工作。不過法人給華俘的待遇很差，他們被迫做苦工，吃得很少，夜晚還得彼此緊挨取暖，幸運一點得以脫逃，但大多是凍死、病死或受虐而死。戰後被放出的華俘個個瘦得皮包骨，臉色疲倦失神，被虐待得不成人樣
。但清軍對法俘或是投誠的法軍逃兵倒是予以善待，法俘擁有散步時間，法軍逃兵還可以兼差賺取工錢。

（六）貪污巴結的官場，為錢不顧一切：

每當有朝廷大官抵達台北府，迎接隊伍總是鑼鼓喇叭聲音震天，劉銘傳初到大稻埕時，約有二百名士兵在碼頭恭迎大將軍，鼓樂隊吹奏歡迎曲，遊行隊伍浩浩蕩蕩，士兵開道，大將軍高坐在抬椅上接受夾道民眾的景仰與歡迎
。另外除了陶德提到官府增加的稅金在中間幾經轉手，可能約有七成被貪官污吏中飽私囊之外，「聽說守港的士兵『見錢眼開』，讓送紅包、走後門的商人得到很大的便利。」
，為了經商方便能得到通融甚至是特權，塞紅包以賄賂當事者是其來有自，如陶德也提到戎克船若想要試圖闖關清軍禁區，皆須事先賄賂官府的行徑，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就連他讚譽孫開華將軍「君子愛才，取之有道」，如紳士般的懂得如何適度的取得「津貼」
，也是一起官員的貪污事例。上樑不正下樑歪，底下當差的更是誇張，大稻埕唯一一位維持治安的衙役，陶德有次因故請他前往處理，等他姍姍來遲後，第一件事不是問案情，而是關心可以從他們那裡得到多少紅包，好似收受紅包才是他的工作
！當差、當官的好像都沒有不拿之理，只是手法各有不同，但大家不僅心知肚明還視是理所當然，想要得到服務或方便，都得遵守此不成文規定。此種走後門的紅包官場文化，從清朝至今依舊是台灣政治與社會的切膚之痛，百年來始終無法擺脫的惡習，甚至連民選的總統也不能例外。
法軍初登陸基隆時，見到善良的台人仍做著小本生意，等著顧客上門，Jean形容華人很愛錢，有利潤的時候永遠不嫌多，巴不得做法軍的生意，不過官員禁止老百姓賣東西給法軍，違令的台人被抓到即會被處以可怕的死刑
。但為了賺錢為了生活，台民仍會甘冒危險出售商品給法軍，不分敵我生意至上；還有為了領賞金，道德良心擺一旁，可以設下一個個卑鄙陷阱來謀財害命，對Jean來說華人為了錢不擇手段的作為很慘忍又野蠻。

另外台灣漁民對於罹難的船隻也相當殘忍，一直存在於西部沿海的目無王法的船難劫匪更是把打劫難船當作職業
。一艘愛麗絲號（Alice）汽艇在淡水港因被東北風吹至白沙岬擱淺（今桃園觀音鄉大潭附近，此岬常是船隻遇難的場所），附近白沙墩聲名狼籍的客家村民就在此時趁火打劫，登船打劫一空
，不論是官場或是民間社會，為了賺錢的華人都有可能會不顧一切地使出各種非常手段，而這樣的惡習應讓我們引以為戒。

五、結語

此二份歐洲人的觀察記錄文本，可見以歐人角度親身觀察描繪的十九世紀末台灣，相當具有史料的價值，可作為觀察清法戰役與當時台灣的另一視野，亦兼可瞭解在台法兵及洋商之心境際遇。歐洲人眼中的台灣自然環境優美，居民工作勤奮，但有著許多奇風異俗，如：斬首的法律、原住民出草的習慣以及各式傳統宗教儀式活動，在在令他們感到驚奇但也多不感認同，因懷抱白人民族優越感與東方主義，對台人的評價多不正面，甚至被其視為是一個骯髒野蠻、未開化的民族，這樣的看法似乎有欠公允，但又的確是當時歐洲人再現當時台灣所持之觀點。

台灣早在荷蘭東印度公司殖民時期，即為世界海洋貿易圈中重要的轉運貿易區，經清國閉關自守，1860至1863年被迫簽訂天津條約使台灣開港通商以來，台灣又重回世界貿易版圖中，藉著優良地理位置與茶、糖、樟腦等外銷優勢成為重要貿易區，台灣早已跳脫中國傳統農業立國的框限，已非自給自足而是專事進出口貿易滿足供需的區域，投入全球貿易圈的危機，也在戰時封鎖時顯現出來，一旦貿易中斷，經濟隨即產生問題，無論是台人或是洋人皆脫離不了這樣的困境。從台灣經濟史的研究角度來看，清法戰爭帶來的影響是台灣發展自此重北輕南，更強化了官紳合作的經營模式，這也是一個視此戰役為重要關鍵可深入探討之研究。

本文研究雖以台灣史上重要的清法戰爭為背景，但關於戰爭本身的研究分析及對政治方面的影響礙於研究主題多忽略不談，但此戰役為清政府面對西方列強首次足以匹敵的一場現代化戰爭，英國季南評論謂之：「白種人及黃種人幾乎第一次立於同等地位。」、「黃種人的軍隊第一次同歐洲人短兵相接而沒丟臉。」
。除了清廷圖強的軍事改革政策以外，中國新式軍隊萌芽受西方各國所給予的軍備、軍事戰術訓練等協助，更是功不可沒，當中清國與各國彼此敵對或合作的微妙利害關係，也是研究台灣與歐洲人接觸歷史的一環。從這場戰役研究歐洲人如何評價清國的軍力戰備，如何藉由西方各國支持而升級為現代化作戰部隊的過程，也是值得研究的方向。

若研究目標是針對歐洲人眼中的台灣做深入探討，則本文僅對清法戰爭時期的史料作分析研究的斷面有其侷限，研究分析也多以書中敘述面向為主，舉凡相關教育、藝術或婦女…等議題，不在兩位歐洲人的關注之內，本文也因而付之闕如，未來值得更進一步從長時間的歷史觀察，進行多面向的比較分析，以瞭解歐洲人對台灣的觀點及其變化，甚至可以加入其他東方國家，如日本等國對台灣的觀察，來與西方國家做相互比較，都是很值得再深入研究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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